《茂名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一、政策背景依据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建筑垃圾的产生和排出数量也在快速增长，特别是装修垃圾零散投放、混装混运，建筑垃圾流转追溯难等问题凸显。面对日趋严峻的建筑垃圾处理处置问题，从国家到省、市各个层面对建筑垃圾处理工作也越来越重视。
　　我市于2019年印发了《茂名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茂府规〔2019〕5号，以下简称《原办法》），对茂名市城市规划区域内建筑垃圾排放、运输、受纳等处置活动及其监督管理进行了规定，对于加强我市建筑垃圾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原办法》制定于2019年，至今实施期限已届满，且201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相继修订实施，对建筑垃圾联单管理、分类处置、资源化利用、跨部门协同监管等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通过规范性文件予以细化落实。
　　《茂名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主要制定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等。
　　二、目标任务
　　（一）核心目标
　　建立权责明晰、流程规范、监管严格、利用高效的建筑垃圾管理体系，达成建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目标，着重解决装修垃圾管理混乱、责任不明、处置不便等显著问题，维护城市容貌与环境卫生，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二）具体任务
　　1.明确各部门、单位及个人在建筑垃圾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链条的责任，形成“统一管理、分工协作、齐抓共管”的监管格局；
　　2.规范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审批流程，强化源头减量与分类管理，杜绝混合排放、随意处置等行为；
　　3.完善运输环节管控标准，遏制运输车辆违法违规行为，保障运输过程规范有序；
　　4.优化建筑垃圾受纳场布局，推进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拓宽建筑垃圾处置渠道，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率；
　　5.建立信息化监管与信用约束机制，实现全流程追溯管控，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处置行为；
　　6.专门细化装修垃圾管理规则，明确责任主体、投放要求、清运方式和便民措施，彻底解决群众装饰装修垃圾处置难题。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七章三十八条，相较于《原办法》的七章三十六条，在框架上新增第五章“装修垃圾管理”专章，在内容上紧扣上位法新要求，对适用范围、主体职责、监管制度、处置要求等核心条款进行全面修改。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第一章总则，共八条。新增《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作为制定依据。将《原办法》的适用范围“本市城市规划区”修改为“本市行政区域内”，与《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的适用范围保持一致，有利于我市规范性文件与省地方性法规的紧密衔接，符合法治统一要求，也有助于实现全市域建筑垃圾管理标准的统一和监管全覆盖。同时，明确排放、运输、消纳、综合利用建筑垃圾的单位，应当按照《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申请办理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二）第二章排放管理，共六条。明确工程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的建筑垃圾排放管理责任与义务，规定工程项目场地车辆出入口需按照有关规定安装技术检测监控设备并接入监管平台。细化禁止处置行为，在《原办法》“不得随意倾倒、抛撒、堆放建筑垃圾”的基础上，新增明确列举禁止倾倒的具体场地范围；新增排放单位落实建筑垃圾转移联单管理制度要求；新增建设单位建立管理台账及督促施工单位编制并落实建筑垃圾处理方案的条款。
　　（三）第三章运输管理，共三条。明确建筑垃圾运输管理要求，规定从事建筑垃圾运输活动必须取得相应核准，新增运输单位落实建筑垃圾转移联单管理制度要求。将《原办法》仅要求建设、施工单位委托有资格运输单位的规定，调整为排放单位或受纳单位均需选择已取得核准的建筑垃圾运输单位，从源头和终端两端严格把控运输主体资质，杜绝无资质单位参与运输。

　　（四）第四章消纳与利用，共八条。对建筑垃圾消纳与利用环节的管理要求进行全面更新。明确受纳场的规划建设管理规定及受纳单位的运营管理责任，提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性规定。修订新增禁止设立受纳场的区域范围，筑牢生态保护屏障；新增建筑垃圾受纳场建设需符合国家、省技术标准，并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遵守环境保护等要求，强化规范化、环保化建设标准。新增受纳场信息公开条款。新增受纳单位落实建筑垃圾转移联单管理制度要求。新增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场专项管理条款，明确其建设、运营和监管要求。
　　（五）第五章装修垃圾管理，共四条。为加强建筑垃圾管理，填补《原办法》在此方面的空白，参照广州、佛山等市的做法，新增此独立章节。建立装修垃圾排放管理责任人制度，明确管理责任人，以及产生装修垃圾的单位和个人的相关责任和义务。鼓励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在装修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等方面探索便民措施。
　　（六）第六章保障和监督，共六条。新增全市建筑垃圾信息化监管平台建设条款、信用管理条款和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要求，明确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未依法履职的追责规定，以及单位和个人违反《办法》相关规定的法律责任追究依据。
　　（七）第七章附则，共三条。对限额以下小型工程进行界定，规定《办法》解释主体，并明确《办法》的生效日期和有效期。
　　四、利企惠民有效措施
　　为优化建筑垃圾管理服务，切实保障企业与群众权益，《办法》明确以下利企惠民措施：
　　（一）信息公开便民化。城管执法部门定期公布本地区已取得有效核准证件的建筑垃圾受纳场信息，方便企业和群众查询，保障群众知情权与选择权。
　　（二）装修垃圾管理规范化。装修垃圾排放管理责任人按便民原则设置临时堆放点或收集容器，采取围挡、防尘、防渗等措施，并公布投放规范、时间及监督投诉方式，建立装修垃圾管理台账，记录来源、数量、清运单位及去向等信息，确保规范清运至合法处置单位。
　　（三）服务流程便捷化。探索装修垃圾清运网上预约、箱体收集等便民方式，简化群众处置流程。
　　（四）企业发展激励化。使用财政性资金及国有资金投资的工程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符合标准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品，促进资源化利用产业发展。
　　五、新旧政策差异
　　在适用范围上，将《原办法》限定的“本市城市规划区”修改为“本市行政区域内”，与《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的适用范围保持一致，有利于我市规范性文件与省地方性法规的紧密衔接，符合法治统一要求，也有助于实现全市域建筑垃圾管理标准的统一和监管全覆盖。
　　相较于本市此前零散的建筑垃圾管理政策，《办法》的核心突破在于首次对装修垃圾管理进行系统性、全流程规范，彻底填补了旧政策的空白，具体差异如下：
　　在管理定位上，《原办法》无专门的装修垃圾管理章节，仅在工程垃圾管理中零星提及，未形成完整管理体系，导致装修垃圾处置缺乏明确依据；新修订的《办法》单独设立“装修垃圾管理”章节，将装修垃圾作为独立管理对象，覆盖产生、投放、贮存、清运、处置全流程，实现从“零散提及”到“系统管控”的转变。
　　在责任主体上，《原办法》对装修垃圾管理责任划分模糊，产生者、物业服务企业、街道办等主体的职责交叉或缺失，出现问题后推诿扯皮；新修订的《办法》首次明确“装修垃圾排放管理责任人”制度，按“物业服务人→业主委员会→镇（街道）”的顺序确定责任主体，并列出清晰的职责清单，包括设置堆放点、建立台账、联系清运等，实现“责任模糊”到“权责明晰”的转变。
　　在装修垃圾产生者要求上，《原办法》仅笼统要求“不得随意倾倒装修垃圾”，缺乏具体操作标准，群众不知如何合规处置；新修订的《办法》明确装修产生者需履行装修前登记、分类投放、防遗撒、承担处置费用等义务，给出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实现“笼统要求”到“标准明确”的转变。
　　在便民措施上，《原办法》无专门针对装修垃圾的便民机制，群众不知晓合法清运单位、处置流程繁琐，自行处置难度大；新修订的《办法》新增装修垃圾清运网上预约、箱体收集等便民方式，由政府公布合法运输和处置单位，企业公开价格信息，打通“最后一公里”，实现“流程繁琐”到“便民高效”的转变。
　　在监管手段上，《原办法》缺乏针对装修垃圾的专项监管措施，对混合投放、随意倾倒、无资质运输等违法行为查处乏力；新修订的《办法》将装修垃圾纳入全市建筑垃圾信息化监管平台，实行全过程追溯，同时将违法行为纳入信用平台，联合执法重点打击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实现“监管薄弱”到“精准管控”的转变。
　　在处置渠道上，《原办法》未明确装修垃圾的专属处置去向，导致部分装修垃圾与其他垃圾混存混运，处置合规性难以保障；新修订的《办法》明确装修垃圾优先用于生产再生骨料、再生建材等资源化利用，且需运至合法受纳场处置，实现“处置无序”到“渠道合规”的转变。
　　此外，新修订的《办法》注重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的构建；《原办法》责任分工相对模糊，新修订的《办法》更加细化明确了市、区、镇（街道）及多部门职责；《原办法》重末端处置，新修订的《办法》则进一步强化源头减量与资源化利用的管理，核心差异集中在装修垃圾管理的系统化、规范化、便民化升级。
